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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画·居延汉简·良渚古城
———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故事连载④

□尹博

马王堆帛书的
新发现

如果说马王堆的发现是1971
年12月下旬工人挖防空洞时的一
场意外，那么对后续出土文物的
不断探索从而涌现出的新发
现，则是文物研究者们孜孜以
求努力钻研的结果。郑健飞对

《太一将行图》的新发现，就是
源于其天才的灵光乍现，当然，
这一切首先都是基于他埋首于材
料整理的不懈苦功。

据统计，这批帛书包括《周
易》《周易系辞》《战国纵横家书》

《老子》甲本、《老子》乙本、《刑德》
《阴阳五行》《相马经》，共计13万
字。墓中出土的图书种类齐全，可
谓“秦汉时代的图书馆”，除了少
部分流传下来，基本都没有面世，
因此价值极高。

因为长时间被挤压加之浸
水，这批帛书保存情况非常不好，
腐蚀、粘连的状况极为严重，沉睡
千年的帛书甫一出土，就已是千
疮百孔的姿态，碎片化极为严重，
将它们拼在一起就是相当困难
的。挤压、浸水、粘连，还使得马
王堆帛书出现了“倒印文”“反
印文”“渗印文”等现象，这使得
辨认和研究更是难上加难。这
些困难使得马王堆帛书的正确
复原蕴含着数不清的学问。50多
年来，对马王堆的研究从来不曾
停止，对马王堆的任何新发现、新
解读，都是我们打开了解那个时
代的一把钥匙。

在马王堆的众多帛书中，3号
墓的一幅帛画，尤为珍贵和特殊。
这幅帛画绘有七位神祇和三条神
龙，学界对此画的命名繁复不定。
比较权威的称谓是《大（太）一祝
图》的说法，取残片经辨认后的题
记首句“大一祝曰某今日且”的前
三字。所谓“大一”，即“太一”，

“大”与“太”通，太一是汉代地位
十分崇高的至上神。

但对于“大一祝曰某今日且”
残片是否为帛书右上角的题记
首句，有学者还是提出疑问，因
为此残片上下皆有残断，因此
无法凿实到底是不是首句，前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前研究员、现日本岩手
大学教授广濑薰雄对此就发表
过疑问。

郑健飞，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生、
上海大学博士后，同样对“大一
祝曰某今日且”存在疑问，在读
到广濑薰雄先生的相关文章
后，这一困惑更是久久萦绕在
心间，不能得到解答。他一直将
这一疑问埋藏在心底，直到有
一天，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在他
脑海中浮现。

这一天，郑健飞如往常一样
勤奋地阅读、整理文献，当他在
记录、搜集出土秦汉简帛材料
中的祝祷辞辞例时，他把多份
材料都罗列在了一起，并进行
排比，材料显示的结果让他瞬间
有所明悟。

多份材料在罗列中出现了非
常直观的一幕，文物中相当多的
祝祷辞在动词“祝”之前会注明

“禹步三”的动作（禹步是指道士
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
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
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
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
上，又称“步罡踏斗”。），而回忆起
秦汉文字中“大一”的字形写法，
郑健飞恍然惊觉，由于帛书的破
裂、变形等对字体进行了改变，很
容易造成对文字的错误释读，那
么“大一祝曰某今日且”中“祝”之
前的“大一”，是否就是“禹步三”
中“三”的变形呢？

带着这种强烈的直觉，郑健
飞紧忙把帛画的高清原版图拿来
进行比对，在仔细查看后，他越想
越对。原祝祷辞“大一祝曰某今日
且”中的所谓“大一”，就是对“三”
的误读，此“三”的下面一横是正
常的，而上面两横由于残片拼合
不密加之歪曲所以被误认为大
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修复后
的结果，因此帛画的题记实为

“……（禹步）三，祝曰：某今日
且……”再称其为《大（太）一祝
图》，也就不合适了。

居延汉简
是如何被发现的

居延地区处于沙漠和戈壁之
间，古时有“弱水流沙”之称，《尚
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
余波入于流沙。”弱水是今天的黑
河，流经河西走廊张掖、酒泉，东
北入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汉代居延地区，终于古居
延海；大漠之中沙随风动，故称

“流沙”。
在居延地区，出土有汉简。这

一地区能够有汉代的文物留存，
和西汉时期为抵御匈奴对边境
的侵扰、增强西北边防实力，晁
错提出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移
民实边的优惠政策有关。比如
对于有罪或赎罪的人，减轻甚
至免除处罚；对于平民百姓，给

予优厚待遇等。在这样的政策背
景下，大量的中原人口迁徙到了
河西边塞。

在居延地区也有一部分原住
民，如小月氏、卢水胡、羌人和匈
奴，他们归义汉朝后成为边郡的
编户齐民，受汉朝的管理。这些
少数民族人口在汉简中统称为

“胡人”。包括秦胡、卢水等民
族，与戍边的汉人一起生活于
居延弱水绿洲，他们都受中央
王朝的管辖。

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
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
和普及以前，是中国最常用的书
写载体，随着汉王朝在河西地
区的经营，在这里留下了大量
的简牍文书，这也是居延地区
能够存有汉简的原因。居延汉
简名震中外，它和敦煌藏经洞、
殷墟甲骨文、明清故宫档案一
起，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
文化发现”。

考古学家对居延汉简的发
现，源自一场钢笔掉落引发的
意外。

在20世纪30年代，贝格曼作
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中外
平等合作的科考团——— 中国西北
科学考察团的一员，踏上了额济
纳流域的土地。一路上，科考队的
成员历经了暴风雪的摧残，山匪
的追赶，即使夜晚也要预防狼群
的侵袭，已然疲惫不堪。

1927年4月26日成为了科考
团调研的转折点，这天，贝格曼在
标注数据时不慎将手中的钢笔掉
在了地上，正是这根钢笔的掉落，
引发了居延汉简的出土。贝格曼
在捡钢笔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一
枚生满铜锈的铜币，这枚铜币
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判断，这
是一枚汉代的五铢钱，如果汉
代五铢能够留存至今，说明这
里的遗迹还没有人发现过，很可
能会有所收获，于是贝格曼就带
着队员在发现五铢钱的位置附近
开始了发掘。

几小时后，带有墨书的木片
露了出来，成员们初步推断，这是

一枚汉代的木简。这一枚木简的
发现，就逐渐揭开了居延汉简
发掘的帷幕。这一木简的发现
也犹如一枚强心针，让所有人
激动不已。

几天后贝格曼还有一有趣的
发现，他还在一个老鼠洞里发现
了削下来的木简碎片。他推测，古
代居延人在原来写过字的木简不
用时，就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
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
片拖回洞里，汇成了一个小小的

“图书馆”。
此后，在北到额济纳河流域，

南到金塔毛目的广大地区，贝格
曼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发
掘。在长达11个月时间里，他在居
延地区南北250公里，东西40公里
的范围内，踏查了410多处遗址，
发现了3700多件文物和10000余
枚汉简，让学术界为之震惊。

居延汉简涉及到汉代生活的
点点滴滴，譬如调味食物木简可
以让我们了解到汉人为了保证饭
菜口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口味
的来往人员的饮食需求，准备了
各种调味品；吃鸡简可以让我们
了解到一名汉代厨房负责人上报
的有关一年内入鸡、吃鸡的统计。

不起眼的探索
发现良渚古城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
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
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
期文化。对声名赫赫的良渚文化
的初步发现，是1936年就有的事，
但让“良渚文化”成为“良渚文
明”，发现良渚遗址环绕的城墙，
则要到2000年以后。

在2006年4月，莫角山西边一
个叫葡萄畈的地方，管委会为了
安置搬迁人口，选了块地准备建
设一些住房，让人居住。也因此，
选派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教授刘斌领队，去对那片土地进
行一番调查挖掘。

这是一次寻常的调查，所以
也没有人对此有什么期待。只是

这次发掘从河道里挖出来的东西
却出奇的好，有丰富的陶片，甚至
还出土了玉料。这也使得刘斌意
识到这条河的重要。

当时，刘斌想要仔细地调查
这条河道，看看河宽多少，他发现
河道大约40米。他又萌生出看看
这条河道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
堆砌的想法，只是管委会画了红
线，实在不好操作，而且周围全是
房子，没什么空间可以解剖。

刘斌好不容易解剖出的一小
块，也就2m×4m大小，而且因为
解剖出来的土很纯，像生土，刘斌
也没有什么发现，但刘斌总觉得
不对劲，又往下挖了几十厘米，还
是没有大的收获。这块土的取得，
实际上已经有些超出了管委会要
求的范围，加之刘斌因为想要调
查，耽误了很多时间，管委会对他
也很有意见，觉得他这调查实在
缓慢，但刘斌秉着一定要探查清
楚的精神，还是一直顶着压力，积
极探索。

到了12月份，刘斌才迎来了
重要的发现。当刘斌在外开会时，
技工发给了他一些图片，图片上
的石头分布得稀稀拉拉的。这些
石头是从土中取得的，石头上面
是几米的堆土，堆土中间也没有
间隔层，这样刘斌一下子迸出一
个想法：这是不是地基呢？但如果
是石头地基的话，这该是多大的
工程量啊？

莫角山附近并没有原生的石
头地层，如果是大面积的石头地
基，那么分布应该很广泛。为了一
探究竟，在看到图片的第二天，刘
斌就去了莫角山附近的村落调
查。当时有个民工对附近村子很
熟，很是热心，在他的帮助下，刘
斌得以到村民们那里去询问。这
一问，刘斌就了解到，村民们有两
家打井的，也挖出过那样的石头。
刘斌顿时觉得，心里的猜测八九
不离十了。

刘斌意识到这极可能是个重
大发现，但管委会那边还在催，于
是他就想到找人帮忙说说话，延
缓一下工期。刘斌找了在国家
文物局担任过司长的孟宪民，
当时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的书记，刘斌还找了和他相熟
的张忠培先生和赵辉老师，在众
人的劝说下，刘斌获得了充分的
调查时间。

第二年一开年，大规模的深
入挖掘就启动了，到了2007年上
半年，刘斌带队通过钻探确认了
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
长约1000多米的石头遗迹分布。
为了保险，刘斌还挑选了很多地
点进行反复的确证，结果确实发
现，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环绕
着莫角山的良渚文化城墙，随着
不断地深入探索与发掘，终于出
现在了世人面前！

2007年11月29日举行了新闻
发布会，正式宣布良渚古城的重
大发现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
城”。良渚从此不只是文化，更是
文明。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有时
顶着很大的压力，正是考古人宁
可抓错也不放过的精神，一批一
批的重大发现得以与世人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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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中的“吃鸡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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